
一生事业在邮花
——记著名 邮 票 设计 家 邵 柏 林

《 陕西集 邮 》记者 贺 玲

最近，闻名 国 内 外 邮 坛的 邮
票设计 专家邵柏 林 因 设计新的 作
品——“春秋战 国 时 期青铜 器”
特种邮票而来到 古城西安，笔者
慕名 走访了他 。

邵柏林是天津 市人，1953年
毕业于 中央美术学 院 ，是新 中 国
第一 代邮票设计师。他从事邮票
设计工作几十年，创作 了许多优
美精湛，流行世界的著名 邮票。
他的作品 《殷代铜器 》特种 邮票
和《庚 申 年 》首 日 封、《齐 白 石
作品选 》首 日 封及特种邮票 曾 先
后在全国 获奖。今年 他 的 新 作
《 中 国绘画 •唐 •簪 花仕女图 》
特种邮 票又再次 夺魁 。他虽然 已

蜚声邮 坛，且年过半百 ，但仍风
尘仆仆地奔 走各地 ，为创 作更多
更美的 方寸邮 票而操劳 。

“这次西安之行，您有 何感
想？”我开 门 见 山地 问 。

“ 我是 搞艺 木 的 ，我 感 受
最深的是 ，由 于陕西 人 民 的 艰
辛劳动 ，发掘 了祖国 宝贵遗产 ，
秦始皇陵兵马 俑 和铜车马 。它们
向全世界宣告：我们 古老的 中华
民族两千多年前的雕 塑艺术已达
到相 当高的艺术水平 ，现在已被
誉为 ‘世界第八 大 奇 迹’，仅 83
年4月 到84年 5月 ，短短的一 年
时间 ，邮 电 部就 发 行 了 《黄 帝
陵》、《秦 始 皇陵 兵马 俑 》以 及

《 朱鹗 》三套 特 种 邮
票。这小小的 “方寸天
地，载着祖国灿烂的文
化艺术传播 到 世 界 各
地。参观 了秦俑 馆后 使
我感到 有一 种强 烈的 压

抑感 ，从 中 领 悟 了重任
在肩 的滋 味。作为 邮票
设计 者来说 ，我们更应

该加 倍努力 ，争取让祖 国 的宝
贵遗产都上邮票，让这一 枚枚
小小的 使者，向 海 内 外 传播知
识，传播友谊。”我发现 他不但
很能工作 ，而且很健谈 。所 以 我
风趣地说：“邵老师，咱们 中 国

有句古语，叫做“江 山 易 改 ，
秉性难移”，您可真 是 三 句 话
不离本行啊 ！”一 句话逗得 我
们都无拘无束地笑 了起来 。

在交谈 中 ，当 我 问到 他的
作品很受集邮爱好者 的欢迎 ，
特别 是 ‘簪 花仕女图 ’邮票尤
为群众偏爱时 ，邵老师用 手 扶
了扶深度 的 近视眼镜 ，略加 思
索后 说：“要 让设计 者把 ‘簪 花

仕女图 ’这个庞大之物 搬 到 小小的 邮
票上 ，确实 是件不 容 易 的 事 情 ，顾 名
思义 ，诗 、书 、画、印 都应 该 以 选 择 绘
画作品为宜。‘簪 花 仕女 图 ’邮票 ，
我感到 还有不理想 之处 ，它 将 促使 我
在今后 的 创 作 中 更加 认 真 ，更 加 勤
奋。”

最后邵老师 似有 所 怨 地 说：“希

望你们 记者 同 志 要 花更多的 时间，
倾听集邮爱好者 的 呼声，用 更多的
墨水，多写些批评意 见 ，帮助我们
提高邮票设 计水平 。这 样对我们个
人，对工作都有利 。我们 国 家的邮
票设计水平也应该 向中国 女 排 那
样，冲 出亚洲 ，走 向 世 界。”

采访结束 前 ，当 我 问 他 今 后有
什么打算时 ，他用 手 扶 了 扶 眼
镜，很沉着 地对 我 讲：“我现在
已年过半 百，还是 那句 老 话 “寄
希望于未来”。我 说这 句话有两
种意思 ：一 种意思 是说过去的获
奖只能说是昨天 的 成 绩 ，今后应
多出新作 品 ；另一 种意 思 是说新
老合 作，共 同努力 。中 央—再强
调各 行 各 业要 认 真贯彻改革方
针，我们 邮 票设 计 也 要改革，才
能不断拿出 新的 作 品 奉献给集邮
爱好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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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工人到歌坛新秀
——访 省 乐 团 演 员 郑 红

曲峰

人们也 许会
这样认为 ，歌唱
演员 的 生 活，是
轻松的，丰富多
彩的 ，富有诗意
的。但是，“她 却掉 了 不 少 眼泪。”这是 我 第 一
次来到郑红 的 家 中 ，她 的妈妈告诉我 的 。

郑红 ，今年二十四 岁 ，是一个工人 出 身 却已
崭露头角 的歌 坛新秀。一九八五年 ，她应邀参加
了我省举办的 春节联欢晚 会。她 演 唱 的歌 曲 《是
否、是 否 》，以宽广的 声音，真 切 细 腻的 感 情 ，
而嬴得 了观众的 热烈掌声。

在郑红 的 家中 ，她 的 母亲 接 待了 我 ，说 ，女
儿前不久 刚 结婚，已不在 家 住 了 。我打量着 这间
闺房，墙上 仍贴着 郑红的 自 画像 ，玻璃板底下放
着她跳 巴蕾舞 的照片。从关 心女儿的 慈 母 的 口
里，郑红 在 我脑 子 里 有了一个初 步的 印 象 ：从小
就编织着芭 蕾舞 明 星 的 梦 ，深 深迷恋着 绘西 ，为
唱歌哭过鼻子 ，可又 有股 倔 劲 。

第二天 ，我找到 了郑红 的 新房 ，见到 了 出 阁 不
久的新 娘 。她 身 材修 长，面 目 洁秀 ，性格文 静 ，
显得纤巧而软 弱 ，一 看就 象一个爱哭 的姑娘 。于
是，我首先询 问 她哭鼻子 的原 因 。

她说：“我确 实哭过 ，而且是偷偷地哭。因
为刚开始 唱歌 的 时 侯 ，有人说我是 为 了 出风头 ，
为了赚钱 。我 有 着 极强 的 自 尊心 ，受不 了 这种攻
击，就 回 家偷偷地哭了 。可是 ，哭归 哭，眼泪 擦

干了 照样练、哭声和歌声搀杂在一 起。哭 声 低
了，歌声却始终 没有 中 断，我就 这样 坚 持 下 来
了，从一个工人业余歌手 变成 了阶西省 乐 团 的 正
式演员。”

那么是什 么支持着 你 ？
她说：“因 为 我太 爱唱歌 了 。中 学 毕业 后 ，我

就整天抱着 录 音 机 唱，录音 机是 我 的 第 一 个 老
师。跟着 它 ，我学 会 了 许多歌 曲 。开始 我并 没有
意识到 ，我的 命运 会跟唱歌联 在一起，只是在 工
厂的文 艺晚 会上 ，工人们 的 掌声 ，才使我下决心
唱歌了。我 这个人 不论干什 么事，只要干 ，就一
定要干好。我抓 紧 一 切 时间练歌 ，甚至连走路 、
坐车、等 人的 时 间 ，都不放过 。有一次 ，我竞 在
厕所里不 知 不党 地唱 了 好半天。”

“ 但是 ，我觉 得最 重要 的 一 条 ，还是 观众给我

的力量 。一次 我
为演 出 请 假 的
事，跟车间 考勤
员闹 翻 了 ，考勤
员动 手打了 我 ，

我的脸 被打 肿 了 ，可 我 还是 坚持上 台 演 出 。形象
虽然差 一点 ，但歌声并没有减 色 ，那一天，在 我
的印象里 ，掌声似乎 待别 响 。每 当 我 的 歌声 和 观
众产生共鸣 ，得到 观 众 的 理解 ，我 便把 别 的 一 切
都忘记了。”

执着 的追 求 使她初 获 成功 ，郑红 的 歌声逐 渐
被观 众所熟悉 ，受到 了 社 会的 承认。有一位 河 北
观众给她写信 说：“你是歌坛上 的 希 望 。你 博采
众家之 长 ，又具 有 自 己 的风格，希 望 你 继 续 努
力。”

是的 ，郑红正是按照 观众所 期 望 的 去做的 。
她演 唱 的是 流行歌曲 ，但她并不 一 味 地 模 仿 ，而
是在 借 鉴 的基 础上力求 创新 ，追 求 一 种 深 沉
的、内 在 的 美 ，一种清新淡雅 的 意境 。她所 唱 的
电影 《英 俊少年 》中 的插 曲 ，完全 摹 仿 男 孩 子 的
声音 ，观众都说 ，确实是声情 并 茂 。但她 却说 自 己
还差得很 远。她告诉我说 ，最 近 ，她 同 丈 夫 一
同排练 了一组 台湾电影 “搭错车”中 的插 曲 ，她
希望在 这组歌曲 演唱 中 ，争取新 的 突 破 。

最后 ，她拿 出 了 自 己 新买的 唱片 ，请 我 同 她
一起欣 赏。优美的 音乐声在房 中 飘荡 ，我 一边 听
一边 翻着 沙发上的 杂志 ，这里 有电 影、电 视、交
响乐 ，还有绘画理论 书。当 我 抬 起头 来 再 看她 ，
发现她 正在 沉思 ，好象又 陶 醉 在 音乐 中 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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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洗 ，就是
不用 水的洗涤 。
譬如 毛绒呢料 ；
一般 都 采 用 干
洗。干洗 的一般
过程是 ，在抽打
除去灰尘后 ，用
干洗 剂 喷 洒 ？
衣服上 ，再经过
喷水处 理，最后
熨烫 ，便会使衣
服整洁如新 ，其

面料 和外 观 也 不会 受 到
损失 。

我国 于 洗 业的 发展
比较缓慢 ，而与 干洗业
紧密 相 连 的 干洗剂 的生
产，尚 属空 白 。现在的
一些高级宾馆和一些洗
染店所用 的干洗剂，一
般都是进 口或 自配的溶
油性洗涤剂。进 口 的洗

涤剂价 钱 很高 ，自 配的
以汽油 为 主要 成份 ，具
有强烈 的 刺 激 气味 和怕
火的 缺点 。
　目 前市 场上 有一 种
快速 干洗剂 ，系 由 多种
有机成 份组成 ，具有溶
解、乳 化 、挥发 等 综合
性能 。使用 时 ，只要用
棉球蘸少 许、涂 于油 污
处，或用 喷射器喷 洒 在
衣服上 ，便能迅速 除去
毛绒 呢 料 及其它 织物 上
的油 渍 斑点 。且使 用 方
便，价格 便 宜 ，也 是 新 兴
的干洗行 业的 理想洗 净
剂。这种 干洗剂是 由 我
省应用 物
理化 学研
究所研制
成功的 。

（ 浩 辉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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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明 智 之 士 早 晚 总 会
发现，生 活 是欢 乐 与 悲 哀 、
成功 与 失 败 、给 予 与 获 得 的
聚合 体 。

他懂 得 能 使 他 光 火 的 事
情的 大 小 程 度 是 权 衡 其 个 性
的准 则 ，能 不 为 琐 事 而 大 动
肝火 对 成 功 是 至 关 重 要 的 。

他懂 得 不 善 驾 驭 自 己 情
绪的 人 ，总 是 会 有 所 失 。

他懂 得 摆 出 好 斗 的 架 势
最易 导 致 冲 突 。

他懂 得 任 何 行 为 ，总 会 象 甩 出
的飞 镖 一 样 重 新 落 回 来 。

他懂 得 沉 溺 于 说 长 道 短 地 议 论
他人 ，最 能 使 自 己 信 誉 扫 地 。

他懂 得 去 尊 重 每一个 人 ，懂 得
一个 微 笑 和一 个 “早 安”，能 使 人
获得 一 天 的 快 乐 。

他懂 得 用 肯 定 和 赞 许 去 振 奋 别
人精 神 的 同 时 ，也 是 振 奋 自 己 心 灵
的最 佳 途径 。

他懂 得 当 他 落 难 或 失 败 的 时
候，世界 并 不 是 末 日 ，新 的 一 天 和
新的 机会 总在 面 前

他懂 得 听 往 往

比说 更 重 要 ，让 别 人 诉 出 心 中 的 烦 闷
总能 结 交 更 多 的 朋 友 。

他懂 得 每 个 人都 会 有 烦 恼 ，他 不
会因 别 人 的 怨 尤 而 消 沉 。

他懂 得一 个地 方 的 人 并 不 比 另 一
个地 方 的 人 难 相 处 ，相 处 得 和 睦 与 否
百分 之 九 十 八取 决 于 他 自 己 的 所 做所
为。　（哲 思 译）

忿
　日 前 ，辽 宁 歌

剧院 在 西 安 举 力 的
流行 音 乐 和现 代 舞
晚会 ，格 调 健 康 ，
清新 活 泼 ，受 到 了
广大 观众 的 热 烈 欢

迎。图 为 女 高 音 歌
唱家 丹 惠 珍 和 歌
坛新 秀 杨 维 纯 在 演
唱。

　 王 永


